
        
            
                
            
        

    
男校师生恋系列故事二 上课铃刚响完，三年级A班的林老师就站在了班门口。

林老师的表情一如既往的温和，他苍白依旧的脸上挂着一丝不着痕迹的微笑，但是笑的太浅几乎让人看不出来。

他缓缓地走上讲台，放下讲义，手撑在讲台上，看了一眼坐在下面的学生，温凡艺也坐在下面，第三排最右边。

“上课。”

“起立，敬礼！老师好。”

学生们机械的说完后又齐刷刷的坐下去，接着各自摆着自己准备干自己的事情。

谁叫这是一节政治课呢，对于理科班的各位高材生，这是用来看课外书听音乐打游戏的一节专用课。

当林文宇打开讲义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解时，下面的人都低着头或者趴着睡觉，只有一个人目不转睛的看着他。那个学生就是温凡艺，他的表情很淡然，没有嘲笑也没有戏谑，就是看着他，仅仅如此也让林文宇觉得度秒如年。

他尽量只看着讲义念出来，连板书也不写，反正没有人在真正听课，当然更不会有人写笔记了。

讲了大约十分钟，一直盯着自己看的温凡艺忽然也低下了头，不知道是在看课外书还是在干什么，一双手都放在桌匣里。

不过很快的林文宇就知道他的好学生在做什么了。

那个该死的东西一定藏在桌匣子里。

埋在后穴里的两个跳蛋顿时震动起来，好在讲台距离下面的学生还有一点距离，否则学生都能听见老师身上发出来的奇怪声音了。

一阵一阵的酥麻感让林文宇加快了语速，说话间他那张苍白的脸也开始有了红晕。

困在贞操带里的阴茎无法勃起，这种徒有的快感无异于更是一种折磨。

他坚持着，那个红外线的遥控器就掌握在温凡艺手里，他很清楚哪怕自己稍有失态温凡艺都是不会放过他的。

后穴里的两个跳蛋像是搅拌机一样，渐渐地疼痛占据了上风，林文宇皱着眉头，手掐着那几张薄薄的讲义纸，像是要掐出水来。

终于，十几分钟之后温凡艺大发慈悲的关掉了开关。

出了一身虚汗的林文宇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台上讲的是什么了，幸好也没有学生在意他究竟讲的什么。

躲过了温凡艺玩味的眼神，踏着下课铃声林老师就匆匆离开了教室，连下课起立都没叫。

班上的学生多半还在继续进行着刚才政治课上做的事情，也有一些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说话，温凡艺看了看手表，微笑着站起来，从后门出了教室。

学校的图书馆离三年级的教学楼很近，但是平时很少有人使用图书馆，那里的楼道十分阴冷，长年失修，厕所也几乎没有人用。图书馆的管理员都习惯性的走到三年级教学区的洗手间上厕所。

所以，这里可以说得上是这个学校的无人区了。

当然，也有些一年级的小鬼会来这里抽烟，不过也都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来。

温凡艺走近二楼的男厕，在门外就已经听见了一阵急促的呼吸声。

用脚轻轻踢开门，里面站着一个无措的男人，清秀的面庞上映出一脸的恐惧。

林文宇的个子很矮，大约刚刚超过一米六五，作为一个教师他清秀白皙的脸以及瘦小的体型都让他毫无威信可言，而面对温凡艺，他更是已经沦为了一条狗，一个奴隶，一件服务的工具。

镜子前面是一排长达两米的洗手台，林文宇在温凡艺的注视下颤颤巍巍的跪了上去，阴凉的瓷砖即使隔着裤子也让人觉得凉飕飕的。

“刷”的一声，西裤就被拔了下来，他腰间的皮带也瞬间转移到了温凡艺的手里。

林文宇的下半身完全暴露在温凡艺的眼前，黑色的贞操带磨得臀缝有些发红，温凡艺动手给他取了下来。

粗大的假阳具从身体里抽出来的那一刻林文宇便觉得后穴一阵空虚。

“谢谢主人。”他的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

温凡艺也不和他计较，把手指伸进菊穴里，抠弄了半天才把两颗顶在深处的跳蛋取了出来。

三根手指夹着那两颗跳蛋递到了林文宇的面前。

林文宇面色更加苍白了，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伸出舌头舔了舔那东西，虽然心里很反感，但是不敢违抗命令的快感又让他更加卖力的去舔那个从自己后庭里拿出来的东西。这个动作让他想起中午他被温凡艺叫去灌肠，一共灌肠八次，最后他的两条腿都直不起来，结果温凡艺还叫他爬过去喝了最后一次灌肠排出来的水。即使那一小盆水看起来和清水一般，很干净，但是毕竟是从那种地方排出来的。林文宇喝不下去，最后温凡艺摁着他的头在盆子里憋了好一会儿才算放过他。

他知道现在主人是在发泄中午的不爽，非得让他用上面那张嘴去舔从下面那张嘴里出来的东西。

看到林文宇那么乖顺，温凡艺也顺了气，温柔的抚摸着奴隶的背和脖子。课间休息只有十五分钟。

林文宇下一堂并没有课，但是温凡艺却有很重要的英文课，于是没有继续让林文宇舔下去。

把跳蛋随手放进口袋里，又从那里摸出一个透明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串绿色的东西。这东西林文宇熟悉得很，是拉珠。

“贱货，屁股撅起来。”

林文宇想说不要，但是看到温凡艺一脸催促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乖乖的摆出羞耻的姿势，腰用力下沉，屁股高高的撅起来，把肛门尽力的打开。

温凡艺一只手抓了抓林文宇的两只小球，圆鼓鼓的把袋囊都撑圆了。

这幅年轻男人的身体也十分让人着迷，即使带着一种病态和柔弱却仍旧十分美丽。

渐渐抬头的欲望被一只带着薄茧的手掐住了。

林文宇的喉咙里滚出一两声性感压抑的呻吟，搞得温凡艺的老二一瞬间就站起来了。

温凡艺贴进林文宇，用鼓起来的分身隔着裤子摩擦林文宇的小腿。

“小母狗，看看你把主人都叫起来了。”

“对不起，主人。”

“再叫一个给主人听听。”说着手也放在了林文宇的臀部上，接着便是重重的一拧，林文宇吃痛，嗯的一声叫出来，虽然没有刚才那么压抑但是也让人兴奋。

“把水龙头拧开。”温凡艺一边吩咐一边打开袋子把核桃大小一串7个的拉珠取了出来。

拉珠在水里稍微润滑了一下，温凡艺又拍了拍那一开一合的小骚穴，命令道：“手呢，伸出来，自己把后面掰开。”

“是，主人。”

林文宇的手指甲长得十分漂亮，是温凡艺最喜欢的地方。

大小形状都很完美，颜色也是淡淡的半透明，即使没有指甲油也看起来有十足的光泽。

那样一双手用力的掰开自己的后穴，光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温凡艺都觉得自己要射出来了。

不过还没等温凡艺欣赏够林文宇的被掰开的两片臀瓣儿又合拢了。

林文宇大约是太紧张了，所以手指没有扣住穴口，一滑就松开了。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温凡艺不悦的表情，抖了一下，立刻重新把臀瓣儿掰开，尽量露出小穴。

“对、对不起，主人…我错了……”

温凡艺看他准备好之后顺手拿起放在洗手台上的皮带，那是林文宇的皮带，一条毫无特色的牛皮带，唯一可取之处不过是货真价实的真皮。

毫无准备的被抽了一下，这一下下手不算重，但是结结实实落在了穴口上。

那是仅次于阴茎最敏感的地方。

这一抽就让林文宇再次松开了手，疼得直抽气。

“三下，自己掰开。”

温凡艺声线低沉，这时候的命令听起来更是不容抗拒，十分冷峻。

林文艺磨磨蹭蹭的把手放到身上，扣着肉把臀瓣掰开。

没等他准备好，又准有快的三下皮带就精准的落在了臀缝里。

穴口被抽得肿了起来，那种痛足以让林文宇挤出眼泪来，但是他不敢哭也不敢叫疼，他知道惩罚的时候叫疼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主人很不喜欢，那样只会换来更多的疼痛。

缓了几秒钟，林文宇继续用两根手指挖开肉穴，露出红肿的菊穴让主人放拉珠进去。

第一颗珠子进去得还算容易，在感觉到有东西进去之后林文宇用力缩了缩后穴，把东西吃了进去，第二颗珠子也只是轻轻一按就进去了。只是疼得林文宇晃了晃身子，肠壁开始分泌出一些肠液。温凡艺骂了句淫荡的母狗就继续动作，塞到第五颗的时候已经有些困难了。他把手指喂到林文宇的嘴里舔了几下，然后把手指深深的插进了后庭。

拉珠受到手指的挤压开始移动，肠壁受到刺激也也开始收缩。

经过一分钟的调整，第六颗珠子也顺利进去了。

这时候的林文宇已经满脸通红，下半身酸软无比。那些珠子除了顶在了前列腺上，还因为表面不是绝对光滑的而强烈的刺激着肠壁，虽然分泌出来的肠液有了润滑的作用，但是那么粗的珠子怎么润滑都是不够的。

温凡艺抠着第七颗珠子上的拉环，摇了摇，引起一阵激荡。林文宇难耐的呻吟着，这时候十五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已经过去了，上课铃响了起来。

“趴好，还有最后一颗了。”

林文宇努力的调整着身体，希望这最后一颗珠子能早点进去，他这样跪着也膝盖生疼了。

终于在温凡艺发狠的一推之后最后一颗珠子也被肉穴吃了进去，那里慢慢的闭合，然后卡在了珠子和拉环连接处的细线处。

温凡艺满意的看着自己奴隶的屁股，伸手拍了拍，叫他转过身。

很快的，在林文宇都没有看清楚的一瞬间温艺凡把一只阴茎环已经套在了他的分身上，咔的一声之后宣布已经扣上。刚才已经半勃起的分身在强制的挤压下开始充血，那颜色让温凡艺升起一股施虐的快感，他就是喜欢看自己的小奴隶不能解放的饥渴模样。

妆点完毕之后已经没有时间给林文宇穿衣服了，温凡艺留下一句话就笑眯眯的走了——“老师，今晚来我家吧，记得准时过去哦，不许坐车。”

 

林文宇好不容易才走到温凡艺住的公寓楼下，虽然不过是两公里路程，但是对他来说却如同登天。大约八点左右，天色已经暗了，灰蒙蒙的透着深蓝色，像是要下雨。还好温凡艺住的楼层很高，顶楼21层，这就让他有了个喘息的间隙。至少温凡艺只是说不许坐车，没说不许坐电梯。林文宇手撑着电梯旁冰冷的大理石墙壁，等着电梯一点一点的下降。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林文宇艰难的迈着步子走进电梯，结果一抬头便看见了笑吟吟的温凡艺。

“老师，我来接你的。”这笑容简直堪称人畜无害，可是林文宇却瑟缩了一下。

电梯门关上之后温凡艺走上前拥住了林文宇。

“老师，怎么这么慢~”

“对不起，主…主人。”

“别这么紧张，我不会在电梯里对你做什么的，下面很不舒服吧？没关系，上去我就帮你取出来。”

听到主人温柔的声音，确认不会在电梯里被怎么样林文宇才放松了下来。过了几秒钟，他试探着问：“你怎么知道我到楼下了？”

“因为一直在八楼的天台看着小区门口啊，所以知道老师什么进来的。”

很快的电梯就到了顶楼，温凡艺搂着他亲爱的老师就这么下来的。

林文宇有些别扭，即使来这里很多次了他还是很害羞，特别害怕碰到什么人。

开门之后就闻到扑鼻而来的香味，这味道让体力严重透支的林文宇感觉到一阵一阵的饥饿感在冲击脑神经。他一整天没好好吃东西了，中午吃的早就吐了，也就只有早餐勉强算是消化了。

在门口艰难的弯下腰，林文宇开始脱鞋子，认真的把鞋子放好在右手边的鞋柜里，然后把袜子也脱下来，放在储物柜下面的篓里。

温凡艺已经先一步进了屋，他是朝厨房去的，林文宇很想跟着去，但是最终他还是乖乖的去了卧室。

等着温凡艺进来的那几分钟特别难受，肚子都快咕咕叫了，但是下面却因为拉珠而感觉胀痛。

“到浴室来。”

林文宇跟在后面进了主卧室里面的浴室，看到那个巨大的浴缸他就觉得腿有些抽筋。他不喜欢这个地方，比起这个地方他更喜欢外面的那张床。

“乖，趴好。”温凡艺一只手抚摸着林文宇的头发，发根软软的，他很是喜欢。

林文宇迅速的脱掉衣服，认真的趴在浴缸沿上。

看林文宇高高的翘起臀部，而下午放进去的拉珠一颗都没有露出来，小穴已经磨的发红了，但是那里却稳稳地吸住了所有珠子。

手指在穴口轻轻的按摩着，林文宇被主人突如其来的温柔搞得很紧张。

因为以他的经验来说，越是表现得温柔的时候说明主人心情越是不好。伴随着轻轻地拍打那条拉珠开始渐渐离开林文宇的身体，他时不时发出呻吟，压抑着疼痛所带来的快感。温凡艺把最后一颗珠子也拉了出来，并且奖励似的给了右边臀瓣狠狠一巴掌，“做的好，小母狗，今天一颗都没有漏出来，小屁股有进步，待会儿主人好好奖励你。”

“谢谢主人。”

“爬到浴缸里去，主人给你清理一下，下面出血了。”

那根软管插进后穴的时候林文宇本能的打了个摆子，他最害怕的就是灌肠。当然温凡艺也知道他最怕这个，所以基本上每天都会帮他做。

清水和甘油一点点的填满了肠道，肚子也渐渐鼓了起来。

温凡艺轻轻地揉捏着林文宇的臀肉，色情的，缓慢的……

“不行了！不行了，主人，不要了——”

“这就不行了？那好吧，今天就这么多，坚持一下，五分钟。”

林文宇忍耐着腹部的绞痛，在浴缸里艰难地扭动着身体。

温凡艺的手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从臀部一直揉捏到大腿，每一寸肌肤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带着隐约的灼热温度。

这五分钟过得很快，因为抚摸在身体上的手指分帮他散了精力。

被抱到马桶上的时候林文宇忽然有一种想在眼前这个男孩的怀里这么一直呆下去的错觉。

幸运的是这一次林文宇没有被反复折磨，灌肠只进行了这么一次，他依旧坐在马桶上，而站在自己面前的温凡艺已经半勃起了，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自己的奴隶，然后把阴茎交到了林文宇的嘴里。

口交是林文宇很喜欢的一件事，他觉得这是比真正插入更让他有快感的一种性爱方式。

卖力地舔着那个阴茎，其实温凡艺并没有经历太多的性事，那东西颜色还十分鲜嫩，昭示着它的主人不过是个少年。

阳具在林文宇温暖的口腔里渐渐胀大，剑拔弩张。

他即使不抬头也能想象得出主人的脸庞上应该已经染来了红晕。

 

“再吸深一点。”温凡艺发出忘情的声音。

可是对于林文宇来说这天籁不过是来至地狱的呼唤，他的嘴巴很小，下颚也窄，所以每次口交的时候他都很怕温凡艺要求深喉，那样他绝对会做到吐的。

林文宇已经努力地把那根胀大的阴茎吸到喉咙口了，可是还是不能整根的吃下去。

如此反复了几次温凡艺便不高兴了，他伸手抓起林文艺的头发，用力往后一扯，顿时还挂着口水的阴茎就被他从林文宇的口腔里扯了出来，那动作十分粗暴。

林文宇红着眼，小心翼翼的抬头看着温凡艺，也许是角度问题，也许是心理问题，他总觉得这一刻温凡艺的表情看不清楚。

恍惚间，凡艺说了什么林文宇没有听见，他的脑子像是被定住了，只能感觉到一阵麻痹的疼痛。

接着温凡艺扇了他一个耳光，恶狠狠地。

等疼痛过去他更想知道温凡艺刚才说的是什么。

一巴掌过后林文宇苍白的脸颊上浮起一片绯红，温凡艺嘴角挂着一个嘲讽的笑，这就是他的男人，一个只要一耳光就能勃起的男人，一个喜欢疼痛和虐待的男人，他忽然有些恨林文宇，是不是任何人只要能给他快感他都会服从都会臣服？

是的，那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真是个贱货”。

林文宇感觉到温凡艺的手指爬上了他的脖子，下颚，接下来是嘴唇，那里因为刚才吮吸了太久所以一直泛着潮红，鲜艳得像是石榴，温凡艺狠狠地搓揉那个地方，疼得林文宇差点落下泪来。

“爽吗？喜不喜欢被人打耳光？”

“…喜……喜欢……”这声音是从嘴缝里挤出来的。

今天的温凡艺特别疯，林文宇觉得明天他是没法儿见人了。“主人…放过我吧，主人，求…求你……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贱货，自己打。”温凡艺的手了离开那两片嘴唇，顺手又给了林文宇一个耳光，仍旧是又狠又快的一耳光，这一点儿都没有情趣，林文宇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不知道为什么温凡艺今天会这么对待自己。

林文宇并没有自己动手，他只是呆呆的望着温凡艺，像只傻掉的兔子。

温凡艺不耐烦的看着林文宇，接着就是一把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摁在马桶后面的墙壁上，狠狠地扇了七八个耳光，打得林文宇耳朵嗡嗡作响，嘴巴里也出血了。

他害怕得浑身发抖，那样子又让温凡艺心疼起来。

这个男人明明那么怕疼，却又该死的喜欢别人弄疼他。

他死盯着林文宇肿起来的小脸，忽然猛的吻了下去，那柔软的口腔里充满了血腥的气味，这让温凡艺十分兴奋，本能的深深吮吸那股味道，简直像是吸血鬼。林文宇被吻得双腿发软，发出低低的呻吟，他觉得自己开始缺氧了，不，应该是不知道怎么去呼吸了。他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吻搞得头昏脑胀，浑身酸软。

“放、放开我——凡艺！放开我！”林文宇挣扎着要推开温凡艺，却发现他的力气一点儿也使不出来，绝望的开始脱力，被掐住的脖子已经渐渐麻木了。

是怎么晕过去的林文宇记得很清楚，他是一直睁着眼睛承受着温凡艺的怒气的。

就在他要推开温凡艺的时候对方忽然发力，把他摔在了浴缸边上，脑袋磕到了地砖，其实也不是那么疼，只是特别害怕，于是昏了过去。

在渐渐失去意识的时候他还能听见温凡艺不停地叫着老师，老师……

温凡艺把林文宇抱上床，给他拿冷毛巾敷了敷脸，又去厨房里找出一盒冰块儿，砸碎了抱在毛巾里，轻轻压在林文宇的小脸上。

林文宇觉得自己做了个梦，那是一个谈不上恐怖的噩梦，他好像掉进了一个井底，那里有很多青蛙，还有蛇，但是他们好像都看不见自己的存在，只是互相缠斗，林文宇缩在角落里，一直在等，似乎坚信着有人会把他从这个渊底拉上去。

醒来的时候只觉得两边的牙齿像是冻僵了，冷得能打颤了。

屋子里漆黑，温凡艺在自己身边睡着了，少年的面容上有一股凌厉的气势，他可以感觉到温凡艺的不安，却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贴在脸上两块冰毛巾已经湿淋淋的了，就像林文宇心内的某个角落。

他轻轻地推了推温凡艺，温凡艺喃喃的叫了一声，“老师……”

“凡艺，醒醒。”

温凡艺猛的醒过来，表情呆滞了几秒钟，像是没反应过来目前的情况，看到林文艺憔悴的脸色，仍旧肿得高高的脸颊，他忽然咬了咬嘴唇。

林文宇睁大眼睛看着温凡艺，他没想到能在主人身上看到如此可爱的表情。

“还疼吗？”温柔的手指轻轻地落在林文宇的脸颊上，甚至连抚摸都轻得发痒。

“不疼。”

“饿了吧，我去热饭。”

“我去吧，主人。”

“老师，对不起。”温凡艺的目光定在林文宇的胸口，那一瞬间林文宇觉得自己好像被击溃了。

“怎么了，凡艺？”他搂着他，即使浑身发痛他也想在这一刻搂着他。

“不要去相亲，周末不要去相亲！”温凡艺的声音并不大，只是在特别安静的房间里尤为突出。

林文宇愣住了，原来这百般的虐待只是不想自己出去见人。

他把头埋进温凡艺宽阔的胸膛，感觉到少年起伏的心跳，忽然觉得活着真好。绝望的活着也好，痛苦的活着也好，只要让自己能在这个少年的生命里停留，怎么都好。

“老师还是要去吗？你不怕我把你的脸打烂？”

林文宇呵呵的笑起来，看着温凡艺气得呼哧呼哧的还真是一件开心的事。

“我不去了，我本来也不打算去的。”

“算你识相！哼。”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相亲的？”

“就你那张脸还能藏得住？你不看看你这一周都面含春风的，跟个白痴一样！”

“我有吗？”

回答林文宇当然不是有或者没有而是狠狠一口咬在肩膀上。

温凡艺森森白牙就这么深深地扎进林文宇的肌肤，像是一种标记，他总喜欢这么用力的咬下去，让那个印子一直存在着，青黑的也好紫红的也好，哪怕是淡淡的棕色，他也不会允许那些印子消失。

他是他的，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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